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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城受虐妇女”事件现新进展

小黄被父亲带回湖北
星报讯（记者李尚辉） 蒙城县岳

坊镇翟湖村妇女小黄，遭家庭虐待，长

期被关在黑屋遭受折磨，村民集体信

访，要求有关部门解救小黄（昨日本报

报道）。昨日，记者了解到，小黄已被父

亲带回湖北娘家，进行疗养。

据岳坊镇党政办一位姓葛的负责

人介绍，得知小黄的遭遇后，镇领导非

常重视，并派相关工作人员，前往小黄

婆家进行协调。在工作人员的调解下，

小黄的公婆愿意出钱给小黄看病，并承

诺将来不会再对小黄实施暴力。

该负责人还称，为此事，小黄的父

亲也专程从湖北赶来。小黄的父亲是

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看到女儿遭受如

此虐待，其只会流泪。目前，小黄已被

父亲带回湖北进行疗养。

蚌埠“黑头急救车”引市长重视

非法车辆陆续被查扣
星报讯（记者 何曙光 王旭东）26

日，本报以《医院门前，“黑头急救车”吹

响集结号》为题，关注了蚌埠医学院附属

医院大门口存有大量非法营运“急救

车”。文章见报后，引起强烈反响。3月

1日，蚌埠市市长要求有关部门高度重视

此事，早日扭转“黑头急救车”混乱局面。

市长高度重视“黑头急救车”现象

“对于‘黑头急救车’问题，应当给予

重视。要加强对‘黑头急救车’的监管，

同时各部门要明确责任，加强沟通配合，

早日扭转这样的混乱局面。”3月1日，在

蚌埠市2011年全市交通运输工作会议

上，该市市长周春雨忽然将话题对准了

蚌埠医学院附属医院大门口存在的大量

“黑头急救车”，并对有关部门提出了明

确要求。

蚌埠医学院附属医院的有关人士随

后也向记者证实。“目前，该报道不仅引

起了市长的重视，而且好几个部门正在

着手处理此事。我们医院正在和市政府

沟通，被黑头救护车围堵的那条马路也

有望在三个月内封闭。

卫生局称交警已在查扣违法车辆

昨日下午，记者联系上了蚌埠市卫

生局，该局医政科一位姓杨的负责人说，

3月2日下午，该市相关部门召开了专门

会议，着手研究针对“黑头急救车”问题

的解决方案。“现在就有交警在现场，主

要是查扣那些违法的车辆。”

谈到卫生局的主要责任，该负责人

告诉记者：“这里面有一些车子是挂靠在

一些乡镇卫生院，目前我们要求和之有

联系的医院要配合交警部门，主动与这

些车辆剥离关系。”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其实早在

2009年8月，该市卫生局也拟定过了一

份《蚌埠市救护车辆管理暂行办法》，其

中规定：救护车必须由蚌埠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和卫生局监督、管理和指挥，严禁

挪作他用，杜绝承包给任何单位及个人，

并明确了急救车辆配备的资质、分配和

装备的标准以及审批手续、监管责任。

但是此办法一直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黄石市精神病院一女子称军军是她儿子，因儿子失散她才失常

她真的是军军的妈妈？

连日来，本报持续关注 4 岁男童军

军的寻亲故事，引起广泛关注。昨日下

午3时，在记者的积极联系下，军军前往

黄石市精神病医院，与自称是军军妈妈

的女子见面。但军军一看到该女病人就

大哭，并表示，该女子不是他妈妈。但女

子却坚称：“我就是他妈妈，军军的真名叫

朱金华，爸爸叫朱富贵，安徽马庙人。”

记者任杰 张火旺宁大龙 东楚晚报

记者 孙成香高喜明文/图

“军军，你妈妈来接你了，我们带你去

见她吧。”昨日下午2：20，记者一行来到黄

石市福利院。“她来接我了吗？”军军迅速

抬起头看了下门口，并小声嘀咕着。

“你想你妈妈吗，想去看她吗？”当记者

问军军的时候，军军不说话但一直点头，并

紧紧地牵着记者的手。

“军军，你妈妈说她是贵州的，不是安

徽的，是不是你记错了呀？”

“不是贵州，是安徽。”军军立刻回答。

14：40，黄石市福利院方面人员、东楚

晚报记者等人一起领着军军赶往该市精神

病医院，去见自称是军军妈妈的女病人。

15：00，车子到达黄石市精神病医院。

“儿子，妈妈来了。”来到医院会议室，

等了一会后，记者看到一位穿着医院蓝色

病服，一头黄色头发，眼睛大大的却显得呆

滞的女子向会议室跑来。但军军一见到该

女子，立即害怕得大哭，双手摆着，嘴巴不

停嚷着：“不要不要。”

“不怕，妈妈抱。”女病人却强行将军军

抱到怀中，面无任何表情。

“军军是你的孩子吗？你会不会认错

了？”面对众人的质疑，该女病人却坚定地

表示：“我就是他妈妈，他就是我儿子。是

的，是的，错不了。”而此时军军却又踢又

打，哭闹不止。

“她是不是你妈妈？”面对记者询问，军

军立即摇头。“是不是她把你丢在车站的？”

军军点点头，再也不愿回答问题。

害怕：她不是我妈妈，是她把我丢在车站的

“我是他妈妈，真的，你们相信我。”该

女子告诉记者，她叫邹六燕，家住贵州省毕

节市田坝镇盘挪河村三组34号。

“我儿子名叫朱金华，2007年 6月 19

日出生，属猪的。他爸爸名字叫朱富贵，今

年34岁，属蛇，安徽马庙人，孩子的爷爷叫

朱庆福。”邹女士说，她是1981年8月2日出

生，她老公在黄石阳新宝塔湖砖厂打工，她

带孩子在天津辛集泰圣服装厂打工。去年

春节，她带儿子来黄石找老公，在汽车站下

车后，她和儿子去上厕所。她上厕所出来

后，在男厕前等儿子出来，可儿子一直没有

出来，就这样失散了。

“你儿子身上有没有什么明显的胎

记，孩子的爷爷是做什么的？”记者问。

“儿子的屁股沟中间有一青色胎记，

圆形。”记者事后查阅与邹女士所说吻合。

邹女士还说，孩子的爷爷是编扫帚编篓子

卖的，家在安徽马庙，她没有去过，不知道

详细地址。她和老公是2006年在贵州毕

节老家结婚和摆酒的，领了结婚证。在贵

州呆了差不多一年，老公来到黄石阳新打

工，她生下儿子1年后，带儿子到天津辛集

泰圣服装厂打工。

坚持：我就是妈妈，军军屁股沟有青色胎记

如果真如邹女士所言，她和儿子失散

后，又是如何来到黄石精神病医院的呢？

记者查看邹女士的入院记录，发现是

胜阳港派出所一民警邓巍护送来的。记者

联系到邓巍本人，据他回忆，去年12月29

日，他接到市民报警称市总工会附近，一女

疯子拿刀子到处敲打门面铁门，并且攻击

路人。接警后，他立即赶到事发地点，看到

一女子披头散发，躺在地上哭闹不止，不停

胡言乱语。他们立即和120、救助站协调，

将该女子送往精神病院。

邹女士说，她以前没有任何精神病

史，当时受到丢失儿子的打击，一下接受不

了。加上心里特别愧疚，最后精神崩溃了。

“你和你老公一直两地分居，感情好

吗？平时联系多吗？”记者问。

邹女士说，老公的手机上有她和儿子

的照片，一直很好。自从去年，老公和她联

系就少了，并且说她再不来黄石找他，他就

再找一个。记者询问她老公的手机号码，

邹女士表示，老公换号码了，联系不上。

震惊：公安接警，见女子披头散发当街伤人

邹女士是如何获得军军的消息，精神

病医院又是如何得知的呢？

黄石市精神病医院邹六燕的主治医生

瞿艳荣介绍，小邹这个病人刚送来的时候，

胡言乱语，有打人、伤人行为。她们的判断

是“精神分裂症”。2010年12月29日送来

后直到今年元月20日，病人才清醒，才能

慢慢与人交流。这个时候她就经常对医生

和护士说，她儿子在汽车站丢了，她要走，

要去找儿子。

后来，她们看到报纸上的报道后，就将

报纸上的小男孩照片给小邹看，她当即表

示军军就是她儿子，嚷着要去找儿子。

邹六燕所说的一切是否属实呢？她究

竟是不是军军的妈妈？

昨日下午，记者一行人来到了黄石胜

阳港派出所，登录公安部户籍网进行查

证。在电脑上输入邹六燕提供的家庭住

址，发现照片和人以及姓名完全符合，名字

中的邹六燕的“六”和她说的“陆”有点出

入，但其家庭住址以及出生年月日和照片

完全相同。根据所查，她的身份证是

52240119810802××××。

民警输入邹六燕提供的丈夫朱富贵，

安徽马庙，1977年出生，查不出此人，其提

供的公公朱庆福同样查不出。

事情进展到这里又陷入了僵局。

暗喜：警方经查证，贵州果有“邹六燕”其人

离开精神病院时，医院安排邹女士再

进去看看军军，但军军一看到她就开始大

哭，寻找工作人员的保护。无奈，福利院暂

时只能带军军离开。

面对军军的害怕，邹六燕的解释是，他

恨我，恨我两个月不去接他，更恨我把他弄

丢了，所以伤心不愿认她。

福利院院长肖树林表示，目前不能断

定邹六燕是军军的妈妈，只能期望找到邹

六燕其他的亲人或者军军其他的亲人再来

断定，暂时只能各自仍呆在原地不动。

邹六燕和军军此次见面后，给外界留

下了多个疑点。如果说邹六燕是军军的妈

妈，军军为什么说不是，并且表现恐惧，还

说是邹女士把他丢在车站的？如果邹女士

不是军军的妈妈，他们是什么关系呢？邹

六燕所说的一切都属实吗？接下来，本报

将继续深入调查，揭开这团团迷雾。

迷惘：事情有疑点，双方暂仍各自待在原地

军军哭闹着，拼命挣脱邹六燕的怀抱


